
《 东 坡 在 人 间 》指 瑕
王钦刚

近日阅读阿来先生的非虚构作品《东坡在人

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6年 2月第1版），受益

匪浅。同时也发现其中有一些史实错漏之处，现罗

列如下，供相关方及读者参考。

第 009页：“南宋一则笔记中说……笔记《侯鲭

录》……”其中说《侯鲭录》是“南宋”笔记不准确。

《侯鲭录》的作者赵令畤（1064—1134）曾是苏轼的

同僚，主要生活在北宋，卒于南宋初年。《侯鲭录》一

般称为“宋人笔记”。

第 011 页：“桄榔庵，那才是他读书的地方，为

传世而为《书》《易》《论语》作传的地方。”此说不甚

准确。据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到黄州，无所用

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

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

说》五卷。”苏东坡作《易传》和《论语说》最初是在

黄州，不在儋州桄榔庵。

第024页：“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一岁

的苏轼和十九岁的弟弟苏辙同中进士……”苏辙十九

岁是虚岁，则苏轼应为二十二岁（虚岁，生于十二月）。

第028页：“在成都府任上就发现欣赏苏氏三父

子才情的张方平……”其中“成都府任上”不准确，

成都当时为益州，张方平时任益州知州。

第 032—033页：“熙宁六年（1073年）……而清

醒的老臣如欧阳修却明白那是好大喜功，徒费周

章，自然坚决反对：‘谓开河如放火，与其劳人，不如

勿开。’”此处有误，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1072年），

不可能在熙宁六年（1073年）发声。据《宋史》记载，

此处是宋神宗引用欧阳修的话，是欧阳修“尝谓”

（曾经说）。参见《宋史》卷九十二志第四十五：“帝

曰：‘果尔，甚善……故欧阳修尝谓开河如放火，不

开如失火，与其劳人，不如勿开。’”

第054页：“他二十七岁时，新科进士，刚服完母

丧，三父子一起回朝。”此处“二十七岁”有误，服完

母丧回朝时，他是二十四岁（按旧历虚岁计）或二十

二岁（按公历周岁计）。

第 054页：“一晃三十几年时光，有志青年变为

一皓首老翁……”其中“三十几年”有误。从前文讲

到的服完母丧回朝（1059 年）到北归（1100 年），已

超过四十年。

第 062页：“此时距苏氏兄弟最后一次回乡，已

经四十多年。”其中“四十多年”有误。“此时”（1097

年），距苏氏兄弟最后一次回乡（父丧，1066 年至

1069年）三十年左右。

第 074页：“虞应龙是南宋名相，曾在采石矶大

败金兵虞允文的孙子。”此句不通。虞允文是南宋

名相，曾在采石矶大败金兵，虞应龙是其孙。此句

应为：虞应龙是曾在采石矶大败金兵的南宋名相虞

允文的孙子。

第 076页：“沈括和东坡交集较早，宋神宗熙宁

六年（1073年），沈括被朝廷派到江浙去巡察农田水

利和新法施行的情况……至于李定、舒亶之辈寻章

摘句，上奏朝廷，将苏轼拘押审问，最后流贬黄州，

已是四年之后的事了。”其中“四年之后”有误。苏

轼被捕受审是在1079年，被贬黄州是在1080年，距

离1073年已过六七年。

第142页：“北宋时，大庾岭北，是南安军州。”第

147页：“南安军州之学，是因一任知州叫曹登……”

其中“南安军州”应为“南安军”，“知州”应为“知

军”。在北宋，“军”是与“州”平级的行政区划单位，

如苏东坡贬谪海南的“昌化军”（曾为儋州）。

第 171页：“他父亲辞世，已三十七年了。”此时

（1101年），距离他父亲辞世（1066年）应为“三十五年”。

第183页：“他一生，历任凤翔府、开封府、登州、

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扬州、定州……”其中

“登州”的顺序有误。按照先后顺序（历任），“登州”

应在“湖州”和“颍州”之间。

第 204—205页：“暑热起时，他终于到了隔长江

可以相望常州的真州，今江苏仪征，那时写作仪真。”

常州不在长江之畔，无法和真州（仪真）隔长江相望，

与真州隔长江可以相望的应是润州（今镇江）。

第 205 页：“又找另一个远一点的亲戚，黄师

是。前面说过，这个人是章惇的亲侄子……”这个

人（黄师是）应是章惇的外甥。参见《宋史》卷三百

五十四《黄寔传》（黄寔，字师是）：“绍圣党祸起，寔

以章惇甥故获免，然亦不得久于朝著焉。”

第 209页：“而这个州正是苏轼当年被抓走的那

个湖州。正在京口附近。”京口即润州（今镇江），湖

州、镇江两地并不毗邻。

第210页：“有史料说：‘嘉祐二年三月丁亥赐进

士章衡等二百六十三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

身。’”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五：“丁亥，

赐进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

人同出身”，此处应为“二百六十二人及第”。

第227页：“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的正月初

四日……”此说不准确。绍圣五年（1098年）六月，

改元为元符，此前的正月至五月为绍圣五年。故应

为“绍圣五年的正月初四日”。

第 235—236页：“前面提到过，宋神宗元丰八年

（1085年）五月二十二日，东坡到了常州。那时，小

皇帝才七岁……”其中关于“小皇帝”（指宋哲宗）的

年龄（“七岁”）有误。宋哲宗继位时为十岁（按当时

历法和虚岁计算）。

第246—247页：“宋哲宗元祐七年……这一年，宋

哲宗十八岁了，大婚。”其中“十八岁”应为十七岁。

第253页：“后来去了对西夏的前线，在与西夏对

峙的环庆，今延安等地为官。”此说有误。环庆路，治

所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延安当时不属于环庆路。

第281页：“不仅是人死身灭，而是赵宋时代，历

经二百多年经营，文化达于顶峰时，又迅速转向凋

零。”“历经二百多年经营”不准确，宋朝从立国（960

年）到苏东坡北归时（1100年）为一百四十年。

第 311 页：“当年欧阳修为避嫌未取苏轼为第

一，这状元郎就成了章衡章子平。”此说不准确。当

年欧阳修为避嫌、苏轼居第二的轶事发生在礼部的

考试中，而状元是在殿试中由皇帝钦点。据《宋史》

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

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

《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

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

科。”殿试中苏轼名列乙科，并非第二名。

第314页：“当时一道度牒的价钱，一百七十贯。

百姓已经知道，东坡请得了一百道度牒，手里已经有一

万七千钱了。”其中“一万七千钱”有误，应为“一万七千

贯”。参见苏轼《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窃闻朝廷

近赐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贯，为钱一万七千贯。”

第 315页：“这一入一出，官家又赚了一万钱。”

其中“一万钱”应为“一万贯”。

灯下漫笔

古 道“ 徽 ”煌
王熙炯

岁月如歌

在皖南腹地石台大山深处，隐藏着一条千年古

徽道。它始建于唐代，坐落于池州石台县、东至县

与黄山祁门县三县交界的仙寓山上。历经岁月磨

洗，石板路上留存着昔日商旅的足迹，也蕴藏着山

水人文的灵秀与厚重。

这条古道古称“徽饶通衢”，曾是连接江西上

饶，继而衔接浙江与福建的商贸要道，更是从池州

通往徽州并辐射浙、闽的交通咽喉，当地人亦唤它

“池徽大路”。自唐代起，这里便成为徽商往来的通

道和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商旅的驼铃声与戍卒的

脚步声在山间回荡。2013年 5月，它被列为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承载着古徽道文脉底蕴的仙寓山，素有“西黄

山”之美誉，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这里峰峦叠

翠，森林覆盖率超过 90%，高浓度负氧离子氤氲山

间，造就一座天然氧吧。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

与针叶林交错共生，红豆杉、三兴杉、鹅掌楸等珍

稀树木郁郁葳蕤，云豹、黑麂、短尾猴等野生动物

在林间溪畔自在栖居。寻常草木亦藏山野生机，

山水相映，灵秀天成。更有“七彩玉谷”静卧群山

之间，溪水澄澈，卵石斑斓，流光溢彩。山间常年

云雾翻涌，群山因云而生韵，流云因山而生情，缥

缈似仙境，故而得名“仙人寓所”。这里既是人与

自然共生的生态秘境，亦是三县百姓守望相依、往

来交融的纽带。

如今，保存完好的古道全长 7.5公里，由每块长

1.5米、宽0.6米、厚0.2米的石板铺就，共有2.1万级

台阶，层层叠叠，蜿蜒山间。古道沿途留存着大量

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遗迹：启源亭、古稀亭、继保亭、

玉泉亭、玉泉井、杠梁桥、输山碑……如同一部部翻

开的古籍，镌刻着厚重绵长的文化记忆。

相传八仙之一的铁拐李途径古徽道，见挑夫长

途跋涉，个个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心生恻隐，以拐

杖杵地，清泉汩汩而出，于是便有了这口玉泉井。

古稀亭的碑记，亦娓娓道来一段温情故事：一对年

逾七旬的夫妇，子孙满堂、乐享天伦，见古道行人风

尘劳碌，便捐资建亭，供路人歇脚避雨，世人感其善

行，于道光二年勒碑铭记。这份古道热肠，在山间

流传百年。清道光八年的输山碑，更写下古人护路

护山的约定：“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

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

禁开挖。”这份世代相传的公益担当、奉献精神与敬

畏自然的环保理念，今日依然彰显价值。

古道之上，雄峙着一座石长城关隘——榉根

关，它扼守古道咽喉，地势险要，居高临下，自古便

是兵家必争之地。《清史稿》记载此处战事达数十

起，曾国藩“屡败屡战”的典故便源于此地。如今硝

烟散尽，石长城残垣断壁，关隘野草丛生，见证着岁

月变迁，让人回想当年的金戈铁马。

时光流转，如今古徽道已卸去交通要道的职

能，转变为热门的文旅打卡地。漫行古徽道，脚下

的石板带着千年的温润，耳畔的风声藏着商旅的低

语，山间清泉流淌着岁月回响，碑刻亭台沉淀着文

脉悠长。每走一步，仿佛都在与历史对话。

千年古道，“徽”煌依旧，它蕴藏着山水之美，也

镌刻着人文之暖，在时光中静静流淌，等待更多人

读懂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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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西安北郊、渭河北岸、白蟒原下的十里

村，少年时期，学会骑行后，便常常往返于西安城与

十里村之间。出入古城，灞桥是必经之地，岁岁来

去，朝夕踏渡。彼时只视灞桥为寻常路桥、沿途风

物，从未深究这座古桥沉淀的历史人文底蕴。半生

漂泊，阅世读史，今居北京，回望秦川，方知一桥横

灞水，半部长安史。

自古长安雄踞关中，凭山河形胜立帝都基业，

最负盛名者便是“八水绕长安”。渭、泾、沣、涝、潏、

滈、浐、灞八水环流腹地，滋沃秦川、涵养帝都，成就

千年古都的雄浑气象。

八水之中，灞水尤具诗情，临水而立的灞桥，更

是长安文脉的点睛之笔。古长安八景流传千古，

“灞桥垂柳”位列其中，区别于华山之险、终南之幽、

曲江之雅，独以依依柳色、悠悠别情，成为古都温润

入心的人文印记。

灞桥存世 2000余年，历经初建、损毁、重修、拓

新，是国内建桥史、修缮史、人文史最完整的古桥之

一。其始建于春秋秦穆公时期，穆公改滋水为灞水，

就地筑木梁桥，初为关东官道要津，形制质朴，却扼守

长安东郊门户，为后世千年咽喉要道奠定根基。

汉室定都长安，灞桥战略价值陡增，成为拱卫

京师的第一道屏障。文景年间，朝廷数次加固桥

体、拓宽官道，适配军政商旅通行。秦末楚汉争霸，

刘邦屯兵灞上，凭灞水天险、灞桥要道安定关中，开

启大汉基业。至汉一代，灞桥多承铁血戍守之责，

军旅出征、粮草转运、边关屯守，皆由此渡。亦自汉

起，灞桥揖别成俗，仕子远游、官吏出京、信使出关，

皆于此辞别，开启了后世折柳寄情的文化源流。

隋代立都大兴，着力规整京畿交通。开皇二

年，朝廷大修灞桥，弃旧朽木构，垒石为基、铺木为

面，拓宽桥身、规整规制，升级为国家级官道枢纽。

隋祚虽短，却彻底革新灞桥形制，为盛唐风华积淀

了坚实的建筑根基。

及至大唐，长安万邦来朝，灞桥褪去兵戈肃气，

化作第一送别胜地，灞桥垂柳的景致与人文意蕴臻

于鼎盛。唐人尚情惜别，因“柳”谐“留”音，柳枝柔

韧常青，遂成寄思挽留之物，“灞桥折柳”也成为举

国承袭的风雅习俗。凡远行之人，皆于此折柳赠

别，十里长堤载尽人间聚散、天涯离愁。

盛唐诗坛群星璀璨，文人墨客驻足灞桥，临水

抒怀，题咏不绝，诸多名句流传至今。李白《灞陵行

送别》诗云：“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春风尚惜

离别，不忍催绿柳丝，写出了世间的温柔怅惘。温

庭筠过此感怀：“灞桥杨柳，千里关山，别时容易见

时难。”道尽羁旅漂泊、山水相隔的人生憾意。李商

隐凭桥叹岁序更迭：“阶前青苔老，灞水送流年。”以

流水匆匆喻光阴倏忽，沉郁悠远。岑参边塞归乡，

触景生情：“桥边杨柳新，归客鬓已尘。”新柳年年如

故，游子半生风霜，新旧对照，尽是沧桑。

唐神龙、开元年间，朝廷两度大修灞桥，加固桥

墩、铺砌桥面、补植堤柳，十里灞堤风光鼎盛，成为

长安城外标志性的风雅胜地。

唐末战乱频仍，长安凋敝，灞桥屡遭兵祸，桥体

残破，昔日盛景不复。

北宋初年，官府重修古桥，改木构为通体石拱，

桥体坚固耐久，适配长期通行。宋代文人多怀家国

忧思、羁旅乡愁，灞桥更多化作世人凭栏怀古、寄托

心绪的静谧之所。

元代战乱不休，古桥疏于修缮，历经风雨碾磨，

斑驳残旧，默然见证王朝兴废、山河浮沉。

明清两代重视关中风物与古道，灞桥迎来多次

修缮与续建，有史可查的大小修缮、重建工程共 7

次。明洪武年间全面复建，规整桥洞、夯实桥墩，恢

复通行宏制；嘉靖、万历年间两度修补桥石、整治堤

岸。清代修缮更为精细，康熙、乾隆、道光年间 5次

动工，乾隆朝更是改扩建为多孔石拱大桥，工艺精

湛、形制恢弘。

明清文士途经此地，多登临怀古，追慕汉唐雄

风，感叹山河依旧、世事变迁，为古桥再添人文厚度。

民国时期，交通迭代，千年古桥难以适配现代

车流，逐渐退出主干道之列。

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现代化灞河大桥。自此，

新旧两桥隔河相望、各司其职。老灞桥不再承车马

喧嚣，经文物部门保护性修缮后，成为承载千年文

脉的古迹遗存。古桥存史，新桥便民，古今共生，绵

延不绝。

灞桥是桥，更不止于桥。它是跨越两千年的活

态古迹，留存着朝代更迭的印记，刻录着关中文明

的年轮。它是八水长安的地理坐标，是长安八景的

风雅名片，一河一桥一柳，定格了古都独有的山水

气韵。它是唐诗宋词滋养的文脉丰碑，千年诗词沉

淀于此，让一座冰冷古建，承载起中华绵长的离别

诗意与人文温柔。

于我而言，它更是根植骨血的故土乡愁。白蟒

原的风物、渭水畔的烟火、少年骑行的光景，尽数凝

于这座古桥。岁月流转，灞水东流不息，堤柳岁岁

常青，古桥静默如初。它阅尽秦汉雄风、盛唐风华、

宋元风雨、明清烟火、今世新颜，承载山河形胜、千

年文脉、人间悲欢，安放无数游子的故园情思。

灞桥演义，演的是山河更迭、文脉绵延，是人世

聚散、岁月沧桑。古桥不语，岁月有声，秦川不老，

乡愁永续。

云南哈尼梯田的水光倒影间，偶

遇天然如龙的自然幻境，成就“见龙

在田”的影像与题咏；非洲草原孤树

下临场挥毫，直面旷野生灵，写下“与

天地对话”……自 2019 年至今，作家

莫言与书法家王振结伴而行，以山河

为卷、步履为笔，开启长达 7年的跨界

壮游与艺术创作。80万里行路，无数

朝夕晨昏的所见所思，最终凝练成诗

文、书法、影像，沉淀为独属于二人的

“知行合一，文墨共生”的艺术轨迹。

眼下，这段文墨交织的壮游积

淀，以一场展览的形式集中呈现。“乐

观——莫言&王振与十八罗汉”特展

日前在北京举办，集中呈现两人七载

结伴壮游、文墨共生的创作成果，诠

释了当代文人行走山河、笔墨寄情的

精神风骨。展览现场，莫言、王振深

入揭晓这场“老友记”背后的故事。

脚步走到哪里，艺术的灵感便追

随到哪里，二人的远行，多是随心而

动的艺术奔赴。莫言说：“去哪个地

方，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心血来潮。”这

份随性，恰恰是创作的珍贵初心。一

次，偶然看到当年毛泽东同志与东阿

县委书记谈及鱼山曹植墓的史料，他

当即邀约王振踏足此地。一趟鱼山

之行，溯源魏晋文脉，归来后，二人潜

心品读曹植诗文，手写《洛神赋》，将

实地寻访转化为创作素材，完成一场

跨越古今的文脉对话。

脚下踏过的故土山河，不止勾联

记忆，更为艺术创作注入厚重的精神

底蕴。河北易县石门村是莫言当年

从军的地方，时隔数十年重访，昔日

的营房早已荒废，断壁残垣之间，曾

经的宿舍只剩斑驳墙壁，无人居住的

老屋中树木肆意生长、高耸参天。旧

地重游，沧桑感扑面而来，莫言感慨：

“像这样一些地方，都可以让我们联

想到自己的青春岁月，同时也产生一

种清晰对比的沧桑感。这也是诗人

特别喜欢的一种感情模式。”山河变

迁、岁月沉淀的厚重情绪，成为二人

诗文真挚的内核。对湘西、南京等地

的深入探访，也不断为他们的创作积

淀人文底色。

行走之中，常有意外之喜撞开创

作之门。云南哈尼梯田之行，便是一

段奇遇。哈尼梯田是王振惦记了20年

的地方，最美时分恰在春节，常人忙于

团圆，鲜有人至。他将心愿吐露给莫

言，对方当即应允。清晨，群山含雾，

梯田映天光，莫言忽然发现田埂倒影

形似远古异兽，在水波流云间宛若腾

空而起，脱口而出“飞龙在天”。深研

《周易》的王振随即提出，“见龙在田”

更为贴切。一景双悟、文哲相融，让寻

常山水升华为极具东方审美的艺术图

景。“这里到处是美，无论是写小说、做

文章，还是进行摄影、美术等创作，在

合适的时机、光线、观察角度等诸多元

素的配合下，就产生了如同幻境一样

的画面。”王振说。这场奇遇最终定格

为经典影像，先后亮相上海龙美术馆、

香港中央图书馆，成为二人行走创作

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极端的自然环境，逼出了极致的创

作状态。有一年元旦期间，黑龙江抚远

东极气温低至零下38摄氏度。为防止

墨汁冻结，二人将墨汁烧开，加盐装入

保温杯，以笔墨“新曦”迎接华夏第一缕

朝阳。严寒之中，指尖僵硬，落款时已

难以运笔。这场极寒中的书写，成为7

年间最难忘的创作记忆之一。

从脚下国土到异域远方，行走的

半径不断扩大，创作的视野也不断打

开。2025年，他们奔赴俄罗斯贝加尔

湖、库页岛、海参崴等地。这场远行

缘起数十年前的阅读初心：莫言在军

艺求学时便熟读拉斯普京的《活着，

但是要记住》，书中描绘的贝加尔湖

让他念念不忘；契诃夫的《萨哈林旅

行记》也让库页岛成为他心中多年的

远方。“就是因为这两本书，让我对这

个地方一直特别感兴趣。后来终于

在去年去了，看到了我们想象中的很

多东西，也看到了想象不出来的一些

东西。”莫言说。

在俄罗斯，二人循着文学巨匠足

迹实地探访。走访肖洛霍夫各处旧

居，驻足静静流淌的顿河畔，触摸《静

静的顿河》笔下的山河肌理；走访陀思

妥耶夫斯基博物馆，景致与《白夜》《白

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文字一一对

应。莫言说，作家故居的价值正在于

“让读者去这个地方，然后跟他读过的

小说产生一种对应，由此展开更加感

性化的想象，回头再来读这本书，感觉

大不一样”。实景溯源、以行悟文，成

为二人海外艺术实践的鲜明特色。

二人也在异域街巷与历史现场

淬炼笔墨的从容。在埃及百年咖啡

馆，二人落座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

哈福兹的专属席位即兴创作；日本闹

市席间，众目睽睽之下从容提笔，练

就笃定的创作心态。莫言笑言：“这

样一种现场书写，也锻炼你的脸皮，

今后再在什么场合下写字也不会发

憷了，拿起笔来就写。”

将目光投向自然，旷野中也藏着

深层的生存智慧与创作启示。7 年

来，二人累计拍摄数十万张独家影

像。在非洲草原，与金钱豹近在咫尺，

看猛兽淡然观世，读懂生灵的松弛与

野性；蹲守河畔数日，见证角马、斑马

迁徙的犹豫与奔赴，目睹其与潜伏浅

滩的鳄鱼的生存博弈。莫言从中感

悟：“只有成群结队地下去，当每只鳄

鱼嘴里都叼着动物的时候，后边的才

能过去。带头的总是要作出牺牲，但

是没有带头的，大家都过不去。”

步履不停，笔下便不枯竭。80万

里的持续行走，沉淀出丰厚的文艺成

果。依托一路见闻与实景感悟，莫言

创作了千篇文章、300余首诗词，《东瀛

长歌行》《鲸海红叶歌》《黄河游》等长

篇诗作应运而生。其中，《东瀛长歌

行》一夜成文，字字凝练，成为系列创

作中的标志性作品。王振全程同行，

双方持续交流艺术观点，在结伴游历

过程中共同精进。他们还将旅途见闻

与创作持续分享给公众，常年保持广

泛的影响力，收获众多读者。莫言坦

言：“本次展览的核心作品，即是我们

文墨共生理念最成熟、最完整的代表

作，未来我们还要继续行走下去。”

更难得的是，这份始于步履的艺

术实践并未止于笔墨。二人以公益

践行初心，让行走生发的善意，助力

数千名先心病患儿与孤独症儿童。

行路创作，由此不止有文艺高度，更

有人文温度。

7 年间，莫言与王振以步履丈量

天地，以文墨记录山河，让创作扎根

大地、源于生活。这场跨越山海的文

艺同行，是二人知行合一的艺术修

行，也是当代文人传承壮游情怀、续

写文墨风华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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